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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视听文本的听觉文化
转向及其表意实践

穆　 童　 战　 迪

摘　 要： 近期， 随着全媒体视听传播领域中听觉文本的广泛流行， 学术界重拾对听觉文化的理论兴

趣。 作为与视觉文化一体两面的重要一极， 听觉文化与人类的口语传播活动互为表里。 在全媒体时代， 传

播技术的高速迭代发展快速激活了口语传播通道的同时， 也为听觉文化的复兴打开了一条通道。 听觉文化

的媒介传播以垂直性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 迎合着当代受众的后现代文化趣味。 在世界范围内主流美学思

潮由实践美学转向生活美学的氛围中， 听觉文化以日常化的生产机制导入人们的心灵， 回归纯真， 并与人

们的生活经验相勾连， 可以被理解为以文化设定的姿态为世界调音。 研究指出， 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应协

调发展， 任何厚此薄彼的观念都会导致难以控制的错误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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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 《中国好声音》 以降， 平民竞歌类视听综艺在全媒体平台广泛蔓延， 在获得空前收视热潮

的同时， 众多歌唱类选秀节目又将可视性声音文化推向一个高峰。 无独有偶， 《见字如面》 《朗读者》
《我是演说家》 《相声有新人》 《声临其境》 《吐槽大会》 《奇葩说》 《脱口秀大会》 等语言类综艺的粉

墨登场将视听传媒文化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声音元素提炼、 打磨、 凝聚， 并将其托举为节目文本中的主

打品牌。 此外， 借新媒体造势， 并推陈出新的移动音频产品喜马拉雅 ＦＭ、 荔枝 ＦＭ、 企鹅 ＦＭ、 咪咕听

书快速从 ＰＧＣ、 ＵＧＣ 向 ＰＵＧＣ 的运营模式演进， 构造出传统广播媒体的升级版本和数字化新媒体形态，
获得了爆炸式增长的用户资源。 上世纪 ７０ 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声言的视觉文化转向方

兴未艾、 海德格尔所倡导的 “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 的现实反复得到印证、 美国文化学者米歇尔

和杰姆逊所预言的图像中心文化正在不断得到实践的操演， 横空出世的听觉文化热浪是否意味着某种

崭新的美学、 文化学主潮的悄然莅临呢？
曾经， 相较于感性主义气质浓郁的视觉文化， 听觉文化一度被认为缺乏延续性和复制性传播条件。

今天， 听觉文化诉诸于其物理特质和生理特质的共时性、 流动性更加符合数字传媒的技术表达能力，
其消解一元的情感体贴气质显然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 诚然， 视觉文化的膨胀一度令听觉文化的表达

湮没不彰， 但人类审美文化历史的演进是总体性合逻辑的。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合逻辑性的主导趋势

必将被实践所证明。 就此而言， 听觉文化的复兴亦是必然。 就像法国理论家贾克·阿达利所指出的：
“两千五百年来， 西方知识界尝试观察这世界， 未能明白世界不是给眼睛观看， 而是给耳朵倾听的。 它

不能看得懂， 却可以听得见”。［１］作为与视觉文化并举， 一体两面中另一侧面的听觉文化， 其在全媒体

视听文本中的复兴不仅是对既往视觉崇拜极度膨胀的一种救弊， 也是对人类原始文化基因中讲故事艺

术的唤醒和再度激活。

一、 口语传播通道的激活与视听媒介生产的听觉文化转向

如果说， 看与听是相互关联又并行不悖的两种感官体验， 那么， 说与听则是联系更为密切的感官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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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系。 尼尔·波兹曼早前曾提出阐释时代的概念， 他认为， 在以印刷文明为表征的 “阐释时代” 里，
“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 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 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 高度的理性和

秩序， 于自相矛盾的憎恶， 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２］ 而在电子传媒空前发达的

读图时代， 人们必须舍弃思想的深刻性来迎合视觉快感， 从而催生了过度娱乐化的文明样貌。 本雅明

也存在过类似的担忧。 他认为在过度发达的视觉文化氛围中， 人类的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应当保持这

平衡的状态， 否则很可能会导致 “讲故事艺术的消亡”。 事实上， 无论是尼尔·波兹曼对阐释时代的追

忆， 抑或是本雅明对 “讲故事的人” 的怀恋， 都共同表达着各自对视觉文明宰制性地位的忧虑， 其怀

旧的现代性思考溢于言表。
　 　 近年来， 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推进、 数字传播技术的高速迭代发展， 令媒介汇流的趋势愈演愈

烈。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群体传播、 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弭。 于是， 现代媒介文明中协商、
互文、 认知， 甚至自反的特征逐渐凸显， 而人类早期沟通活动中的互动性、 情境性、 口语性、 讯息交

换性等原始特质借助新媒体技术赋权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口语传播的通道在全媒体时空中被再度

激活。 事实上， 从古典主义时期古希腊城邦传播时代以修辞术辩论、 说服、 发现真理， 到文艺复兴时

期的宗教阐释和人文主义传播， 近代以来启蒙运动中公共演讲、 论辩对科学、 民主思维的启迪， 直至

２０ 世纪至今西方口语传播理论的登堂入室， 我们可以发现， 口语传播的轨迹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

中从未真正断流。 特别是 ２０ 世纪以来哲学研究中的 “语言学转向” 进一步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二元

差异关系、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推介给世人， 也将言语交际的实践价值提升到

社会思想的高度。
作为流行文化的风向标， 近期全媒体视听节目的生产在算法革命和大数据分析的引导下更精准地

定位了当代目标受众的审美文化趣味， 关乎人心、 人性、 人类行为的口语传播冲破宏大图像文明的挤

压， 在一个个现象级视听综艺文本中以全新的多元面貌登场， 并获得广大受众群体的青睐， 这无疑从

实践层面佐证了口语传播的不竭生命活力。 维特根斯坦曾声言， 交际之外无语言。 视听文本中口语传

播的大行其道势必令听觉文化的魅力重又被世人发现和捕捉。 一段时间以来， 全球范围内传统媒体竞

争乏力、 积重难返， 无论是节目创新维度中的 “高概念” 突围、 产业运营维度中的减员增效， 还是全

面拥抱新媒体的台网融合， 都始终难以打破收视下滑的困局； 主流视听门户网站虽强势进击、 风生水

起， 但难以克服巨大的融资陷阱和资本压力； 此外， 新媒体音视频平台借助分享经济、 碎片化生产的

理念后发制人， 一度创造了非凡的产业奇迹， 但产业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仍旧暧昧难辨。 正是

在数字传媒业的白热化竞争大势中， 听觉文化的逆势崛起才格外引人关注。 产业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 年上

半年全网综艺收视总体下滑， 尤其是排名重新洗牌， 在 ＴＯＰ２０ 榜单中， 《见字如面》 《大事发声》 《经
典咏流传》 《立场》 《我是唱作人》 《歌手》 等语言类、 音乐类综艺榜上有名， 而 《跑男》 《极限挑战》
等户外综艺则收视大幅下滑。 与大投入、 大制作、 大营销、 大推广的 “高概念” 视听综艺的降温相比，
２０１８ 年以来， 中国移动音频用户持续上涨， 而用户打开次数和使用时长也迅猛增长。［３］ 实践证明， 近年

来， 在流动的视听媒介空间中， 声音的风景独树一帜， 成为了广受青睐的文化产品。 无论是电视媒体

和视听门户网站里可视性声音文化的推陈出新， 还是新媒体平台中纯声音付费产品的广泛流行， 都将

听觉文化打造为一股强劲的 “审美实象”， 供大众欣赏和玩味。
事实上， 口语传播的全媒体重生与听觉文化的复兴互为表里。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就认为， 与书

面、 印刷时代偏向于内省的文化系统不同， 原生口语文化更适合于社群性和外向性的人格结构系统。
也就是说， 书写和阅读是个体性的、 体验性的孤独文化活动， 口语文化则是开放性的、 交际性的群体

文化活动， 口语传播并不诉诸于人类心智的自省， 而是偏向于群体的团结。 举例为证， 教师在课堂授

课的时候， 师生关系被纳入一个密切的言语交际关系整体。 而一旦教师让学生默读课文时， 这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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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瞬间坍塌， 每位学生重新退回到其各自的隐秘生命世界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全媒体综艺中， 类

型繁复的口语传播文本唤醒了用户久违的听觉梦幻世界， 适应并构造了当下个体专属的声音世界。 沃

尔特·翁更声言： “语言的有声属性是压倒一切的， 所以历史上数以万计的语言中， 大约只有 １０６ 种语

言曾经不同程度地使用过文字或产生了文学， 绝大多数的语言根本就没有文字。 在现存的大约三千种

口语语言里， 只有 ７８ 种语言有书面文献。 至于文字出现之前， 多少语言已经消失或融入了别的语言，
那就无从计算了”。［４］就此而言， 真正有生命力的语言绝不仅仅是仰卧在静止的书面文字当中， 相反，
诉诸于口头， 表现为声音， 激荡在耳鼓中的听觉文明才是最具基本属性、 值得世代流传的文化标本。
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 由于声音记录和传播的条件有限， 过耳即逝、 传播距离受限的声音文化很

难得到复制和推广， 而在媒介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 不仅听觉文本的批量化生产和传播成为了可能，
而且听觉文本的多样性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挖掘， 听觉文化的表意空间获得了更强力的释放。 《声临其

境》 《朗读者》 《见字如面》 中的语言之美， 《我是演说家》 《奇葩说》 《脱口秀大会》 《吐槽大会》 中

的言语交际智慧， 移动音频产品中 《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 《康震品读古诗词》 系统性、 通识性的知

识传播， 《经典咏流传》 《乐队的夏天》 中或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风格的歌词所流淌的大众文化张力，
无不将听觉文化的魅力多元化、 多向度播撒于媒体用户的耳畔深处， 形塑为缤纷绚烂的听觉私密花园。

值得一提的是， 当悬挂在家庭客厅中央的电视机从人们凝视的对象转变为旁听的声音背景播放器

的时候， 当 《乐队的夏天》 等小众化音乐节目在现场打通了前后台界限并因台上台下的互动性评论与

阐释而获得更多理解和认同的时候， 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电子传媒听觉文化转向的合法性所在了。 可以

说， 听觉文化的转向既是人类文化中口语传播原动力的彰显， 也体现出当代社会对理性的、 包容的、
诗意的听觉文化的潜意识期待。 听之以耳、 听之以心、 听之以气的倾听体验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

生命意识一脉相承， 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 垂直性与私有化： 听觉文化媒介传播的双重形态

尽管听觉文化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生生不息， 但原始状态下的听觉文化始终受制于传播条件

的苛刻要求。 传受双方的在场性、 传播距离的局限性、 传播内容的易变性和传播语言的沟通障碍等，
令听觉文化的发展阻力重重。 １９ 世纪以来， 听觉文化大众化传播的三次重要飞跃不断克服技术壁垒，
给声音文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１８７７ 年美国第一部固定电话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声音传播的效能，
此后广播、 电影、 电视技术突飞猛进， 完美实现了传受双方时空之维的剥离；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移动音频产品在互联网生态下 “增量赋能”， 从 “定点” 到 “动态”， 促成了人人皆可传播的 ＰＵＧＣ 时

代； 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 ５Ｇ 技术和 ＡＩ 技术的成熟， 在万物互联的技术逻辑下， 人机交互， 甚至是机

器交互的崭新格局呼之欲出。 早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专项报告 《多种声音， 一

个世界》 中所倡导的 “朝向更加公正、 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与交流新秩序” ［５］即将演变为现实。
仅就当下而言， 无论是视听综艺的听觉文化转向， 还是大众声音产品的相继出炉， 很多都以垂直性

和私有化的形态迎合着受众的后现代文化趣味。 首先， 垂直传播作为中国特有的行业概念， 用以描述

大众传播走向极度分众传播的时代面向。 在互联网生态链下， 网络用户被不断细分， 其个性化、 专业

化、 多元化的口味和喜好也被逐级唤醒。 当 “巨无霸” 式的传统媒体和视听门户网站的发展规模已经

难以满足在专业领域中更深入的挖掘操作时， Ｗｅｂ２􀆰 ０ 所催生的 “各美其美” 的垂直传播势必会进入高

速发展的快车道。 高度专业化的视听产业团队在借鉴传统电视所遭遇的综 Ｎ 代发展瓶颈后， 其探索的

热情丝毫没有降温。 创作主体在综合大数据分析后， 精准定位目标群体的用户特征， 并为其 “画像”，
竭力榨干他们的兴趣、 品位， 乃至时间资源。 听觉文化产品的诸侯争霸态势亦为明证。 今天的听觉文

化产品显然不再是主流视听综艺的佐料， 相反， 他们从制作规模到制作水准的超越， 从形式到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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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以小博大， 大有 “燎原之势”。 ２０１９ 年移动音频产品 《喜马拉雅》 中广播剧 《三体》 的横空出

世 “吸粉” 无数， 付费人数超 ５０ 万的规模再造了广播剧艺术形式的辉煌。 爱奇艺出品的 《奇葩说》 作

为 “自制网综” 的开山之作， 不仅启发和开启了互联网平台自制时代的黄金起点， 派生出网综的一大

超级 ＩＰ， 也将视听综艺的听觉向度瞬间推向高峰。 一石激起千层浪， 《脱口秀大会》 《吐槽大会》 等相

似类型网综的相继问世以口语传播为逻辑起点， 构造起中式脱口秀的生产秩序。 这些节目在赢得超高

点击率的同时， 也预示着听觉传播 “分众” 市场的繁荣未来。 早在中国古代， 人们就依据吟咏、 戏曲、
歌唱、 演奏等形式来构建听觉的品位共同体， 听觉符号也承载着彼此关联却又相互区别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层级。 １８０２ 年， 拿破仑出于宗教宽容的政策需要， 恢复了宗教场所的钟声， 新中国建国初期洋溢

在街头巷尾的革命歌曲、 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声、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新年鞭炮声的被禁、
解禁与再禁， 都以某种声音场景粗线条地勾勒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 文化样貌。 今天， 当社会思

潮的多元化取向一步步深入并逐层裂变的时候， 人们自然需要不同的声音场景来应和自身特有的文化

需要。 可以想见， 大数据算法所科学锁定的具有听觉喜好的用户群体之庞大、 细化趣味之丰富， 正是

听觉文化在当下文化传播土壤中得以垂直性生产的现实基础。
其次， 高科技听觉手段和质料的进步赋予了人们对听觉环境私有化的操控能力。 从 ｗａｌｋｍａｎ、 ｍｐ３、

ｉｐｏｄ， 到蓝牙系统、 无线耳机， 穿梭在公共空间中的人们越发能够利用私有化的流动听觉文本来填补碎

片化的时间段落。 无论是私家车上专属的音频列表、 地铁上的定制歌单、 跑步机上的伴随式音响， 乃

至睡前枕边心仪的音乐、 小说， 都在不经意间将个体的私密环境与周遭世界清晰切割， 形成区隔。 正

如学者王敦所言： “人的听觉不是客观地感知声音现象， 而是受社会文化 ‘软件’ 的驱使。 在人类物种

并不算长的自然史里， 作为听觉 ‘硬件’ 的耳朵显然是变化不大的。 相形之下， 社会历史却处于加速

的变迁之中。 这造就了 ‘驱动’ 耳朵的文化 ‘软件’ 不断更新。 作为流动在文化空间里的感知， 听觉

鲜明地呼应着实体的社会关系对它的驱动”。［６］ 曾经， 西方摇滚乐的流行与 “愤怒的青年” 的抵抗行为

不谋而合，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崔健在工人体育馆内的呐喊唱出了一代青年人的内心撕裂。 今天， 在主流媒

体环境以迎合的姿态成功实现收编意图的时代语境下， 充斥着娱乐关怀的千禧一代似乎又借助着私有

化的听觉文本 “诗意地栖居” 在自己向往的声音乌托邦中， 并与之展开心灵的对话。 如果经过允许，
我们将当代人耳机中的声音外放， 可以分明辨识出不同音响爱好者所归属的性别、 年龄、 职业、 爱好、
观念， 甚至意识形态的复杂群落。 从这个意义上讲， 曾经公开化的听觉仪式中的反叛性并未彻底消弭，
它只是以潜隐的姿态深藏在耳畔深处， 以某种私有化的形态逗留在听者的脑海中， 演变为一种文化

隐私。
近年来移动音频产品促成了用户听觉文化的私有化， 不仅专属音乐订单成为了用户的首选， 而且

《盗墓笔记》 《人性禁岛》 等大批高质量有声小说的火爆瞬间将艾宝良、 有声的紫禁等演播者推向前台。
此外， 诸多视听综艺生产也在垂直传播的路径中满足着人们对特定 “声景” 的文化期待。 在声音制作

技术日趋平民化的条件下， 更多语言类、 音乐类产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令人 “耳不暇接”， 但特定文化

群体对声音的需求迥然有别。 以 ２０１９ 年热播的网综 《乐队的夏天》 为例， 尽管该节目在特定圈层产生

了非凡的文化影响力， 但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讲， 其覆盖率仍然相当有限。 尽管如此， 太多的乐队爱好

者在这个夏天享受到了耳朵的饕餮盛宴， 在唯美的声音世界中乐此不疲。 事实上， 乐队文化在中国的

文化语境中接受面非常狭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局限于大学校园中。 中国乐队文化诞生至今， 很少能

够打破小众与主流、 摇滚与流行相对立的魔咒。 正因为这样， 痛痒、 新裤子、 旅行团、 反光镜、 面孔

等乐队尽管建立已久， 在圈内拥有着极高的人气， 但始终不能在大众化商业路线中获得成功。 尽管如

此， 他们不改初衷， 坚守着反抗的精神和不妥协的音乐态度， 在亚文化音乐领地中释放着他们的生命

激情。 值得思考的是， 在视听综艺听觉转向的激励下， 在垂直化商业路线和私有化声音体验的拉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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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文化产品不断激活特定受众群体敏感的听觉神经， 并极有可能在付费视听的渠道中赢得重生的契

机。 相较于主流视听综艺文本， 《乐队的夏天》 是青年人的私有产品。 用户无需与既往世代的人群探

讨， 仅凭个人喜好在小众范围内分享和独享乐队文化背后的怀旧情结、 世俗体验、 叛逆情绪、 求索价

值， 并在角落里与之产生共鸣， 潸然泪下。 正如笔者在此前研究中所谈到的： “ ‘拒绝交流’ 与 ‘拒绝

阐释’ 的现代主义文化在保留了其思想自主性、 趣味对抗性、 文化严肃性的前提下， 也俯下身躯， 以

道德关怀和审美坚守的名义反思社会现实， 希图起到批判与重建的应有之义； 特别是一度被认为击碎

‘元叙事’， 打通艺术与非艺术、 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之间的区隔， 并 ‘生活在碎片之中’ 的后现代

文化， 努力寻求各不同社会、 自然层级领域受众之间的可通约性”。［７］

三、 以文化设定的姿态为世界调音：
日常生活审美化视角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 ６０ 年代， 加拿大文化学者罗伯特·默里·谢弗研究发现： “世界的声景正在变化。 现代人

正开始处于一个十分不同于迄今已知的声音环境世界中”，［８］ 继而他创造 性 地 提 出 了 “ 声 景”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 概念。 将 “声音” （ ｓｏｕｎｄ） 与 “风景”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两个单词进行组合当然不是简单的形

式叠加， 其深层意指在于分析现代传媒科技环境所催生的听觉元素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关联性。 由

谢弗创立的 “世界声景项目” （ＷＳＰ） 至今在听觉文化研究领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 在视觉文化研究居

于统摄地位的研究氛围中， 听觉文化相关理论大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而在视觉霸权发展到极致状

态的今天， 中西方知识界希图将关注的目光投注于未来视觉文化之后的诸多可能。 其中， “全觉文化”
的倡导就成为了值得重视的理论议题。

我们沿袭柏拉图的观点， 预设触觉为所有感觉系统中最基本的形式， 那么， 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是

人体的延伸时所指出的 “触觉———听觉” 关联， 以及其后加拿大学者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ｕｒｒａｙ Ｓｃｈａｆｅｒ 声言的

“听觉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触觉”， 都为今天的听觉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 相较于

听觉， 嗅觉、 味觉等感知系统因更多依赖直觉性身体经验而对客观世界模糊难辨， 因此相对低级。 听

觉似乎更能够在个体感知活动和大众传播活动之间达成平衡， 并真实反映出客观世界的本原状态， 因

而更容易被纳入社会文化认知系统之中。 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就在声音的文化政治研究领域有着独到

的见解。 他认为： “在声音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 ‘排斥’ 和 ‘允许’ 构成了其根本性的文化政治逻

辑， 而与之相应， 自我与外界形成了现代人基本的无意识认知框架”。［９］ 当下大众对声音产品的青睐所

达到的 “声音拜物教” 状态恰恰是其对声音符号的神圣化指认。 听觉文化以日常化的生产机制导入人

们的心灵， 回归纯真， 并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勾连。 无论是视听综艺中所产生的低姿态谈话状态， 还

是音乐节目中抹平艺术与生活距离的审美经验， 抑或是移动音频产品中尊享的声音产品， 都在有意无

意间制造出某种 “回归幻觉”， 使受众将自己识别和感知为 “被关注的自我”。 于是， 人们乐于在潜意

识中找寻听觉文化所构建的情感的生活命题。 由此， 我们将听觉文化理解为以文化设定的姿态为世界

调音， 似乎最恰切不过了。
从边沁的 “圆形监狱” 到福柯的 “全景敞视主义”， 视觉霸权直接导致现代社会中人们隐私的消

逝。 而人们对听觉文化的呼唤某种程度上也与听觉技术文化所带来的隐私性体验相关。 全息化媒介声

音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视觉中心主义， 平衡了人们的感官机制， 赋予了人们平等选择、 接触媒

介内容的权利。 更为重要的是， 经由听觉文化的调音， 世界文明中关乎自然的、 社会的、 艺术的声音

以情感体贴的方式触碰灵魂， 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现代人内心深层情感的缺失。 因此， 相较于视觉文化，
听觉文化的生活意义和情感意义似乎更为显著。 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美学理念已经从实践美学发展

为生活美学。 生活美学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美是生活” 为逻辑起点， 经由海德格尔的 “诗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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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发展至今天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念中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 可以想见， 与康德美学挥手作别，
同审美非功利性的分道扬镳正是今天广泛流行的生活美学的发展逻辑。 正是在这样的美学思潮中， 返

本开新的听觉文化真正植根于当代人的灵魂世界。
听觉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美学经验， 也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 从婴儿的呱呱坠地， 到老人离去时

的哀恸之声， 从人们在自然声音中的鸟鸣蝉啾发现美感， 到戏曲歌咏的抒情言志， 人类生活从来不缺

乏绘声绘色的有声世界。 今天在传媒文化领域中对听觉基因的唤醒和激活并非偶然现象， 更多是关乎

人类本能的现代性再现。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缤纷的听觉文化为现代传媒加入了一条生动的音轨， 但

我们没有必要无限夸大其价值。 正如青年学者肖建华所说： “要去倾听和记录自然的声音、 生活的声

音、 艺术作品的声音， 这固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这里所谓的 ‘倾听’ 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谢弗的

声景说之上。 事实上， 并不是一切有声音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加以倾听， 比如污染环境的噪音、 日常

生活中各种低俗的语言、 庸俗的艺术发出的声音， 等等”。［１０］

可以这样理解， 无论是视觉文化还是听觉文化， 都不过是人类原始感官经验派生出的两种经验系

统， 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的两极。 任何厚此薄彼的文化观念都有可能将激进的文化态度导向难以控制的

错误性后果， “强调视觉文化难逃 ‘专制霸道’ 的命运， 强调听觉文化又难逃 ‘逆来顺受’ 的命

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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